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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俄羅斯國會大選後普金政府的對外政策，究竟要何去何從？持續過去蘇聯時代以對抗美國為主軸的對外政策呢？抑或要以新的思維和新的方式來面對後九一一時期的國際新格局，做某種程度的調整或轉變？成為世人關注的重要面向之一。台灣做為亞太地區的一員，自然相當關心現階段俄羅斯的亞太政策葫蘆裡裝的是什麼東西？特別是普金（Vladimir Putin）接掌政權之後，其所欲達致的目標和具體作為安在？為此，試就下列面向的解析，藉以了解國會大選後普金政府亞太政策的起向。

其一、普金執政以來，攸關俄羅斯外交政策取向有何重要宣示，其背後因素安在？

其二、普金政府亞太政策所追求的目標為何？

現年四十七歲的普金總統，他從俄羅斯聯邦情報局局長，平步青雲，受葉爾欽的器重，於一九九九年八月被擢升總理，搖身一變，很快成為葉爾欽屬意的接班人；擔任總理不及五個月，在葉爾欽提前辭職總統的刻意安排下，於公元二０００年一月一日接任代理總統職位，並在同年三月二十六日的總統大選，以壓倒性優勢，登上比葉爾欽更具民意基礎的總統寶座。這位由KGB基層特務幹起，一路走來步步高升的俄國當今政壇傳奇人物，其一言一行，難免引人刮目相看，也無形中觸發作者來探討其亞太政策的動機，希望透過他的一些重要外交宣示和外交行動的解析，使當前俄羅斯亞太政策的走向可較清楚地呈現在國人面前，而有更正確的認識。

2、 後冷戰時期俄羅斯外交政策取向的轉變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後，以繼承蘇聯國際法人地位自居的俄羅斯，顯然地，其實力大不如前。由蘇聯時代足以和美國相抗衡的「兩極超強」國際體系，轉變成為充其量只是軍事大國，政治和經濟的實力遠遠不如七大工業發達國家。為此，當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取向自然不可能沿襲蘇聯時代那一套霸權作風，而必須以新的思維和新的態度來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和平演變的國際新秩序。

俄羅斯外交政策取向之所以必須改弦易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蘇聯解體所帶來的一連串效應。其中最明顯者：

其一、產生劃時代的結構性變化。蘇聯一分為十五個主權獨立國家，除波羅的海三小國之外，其餘十二個國家組成「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莫斯科試圖透過這個鬆散的組織來發揮其影響力，但獨立國協的各成員國卻是貌合神離，不再以俄羅斯馬首是瞻。

其二、發生物換星移的地緣性變局。隨著蘇聯的解體，致使當今的俄羅斯其「生存空間」的領域也受到外來勢力的「瀕臨城下」，如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國一心一意要「回歸歐洲」；華沙公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宣告瓦解之後，東歐也隨之頓失依據；另外，中亞和高加索地區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使克里姆林宮疲於奔命。凡此地緣的變化，莫斯科亟需另謀對策。

其三、經濟發展面臨窘困亟待國際社會助其一臂之力。俄羅斯政府當務之急，乃是使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如何吸引外資來復興其經濟，以及與國際經貿體系接軌來確保俄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這些經濟利益乃是當前俄羅斯外交政策走向的決定因素之一。

其四、面臨東西方兩面勢力的夾攻構成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在後冷戰時期北約組織的「東擴」，直逼俄羅斯的西部疆界；同樣地，在東方的中國，經濟實力快速提升，有向俄羅斯遠東地區擴張之虞。為此，莫斯科當局如何落實面向歐亞兩大洲，平衡其對東西兩方面的關係，遂為其對外政策不得不慎思熟慮的課題。

3、 普金政府亞太政策的目標

總體而言，蘇聯解體以來圍繞克里姆林宮的核心課題，不外乎經濟和安全。具體言之，莫斯科當務之急，即如何復興俄羅斯經濟，始能「安內」，是防止內部動亂的要務；如何透過外交手段建立全方位友好關係來「攘外」，以確保安全，兩者相輔相成。

就俄羅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來看，一方面該地區擁有豐富經濟資源尚待開發，經濟潛力雄厚足以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另一方面俄羅斯遠東地區人口僅約八百萬，其左右鄰邦的日本和中國東北地區均各居住有一億二千萬人口。
無形中對俄羅斯構成安全上的心理壓力，而且俄和中、日又有領土上的糾葛猶待解決。因此，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遂成為普金政府制訂亞太政策的指針。從普金所宣示的相關文件中，基本上不難歸納出，當前俄羅斯亞太政策的目標所在。總體看來，普金政府亞太政策不外乎下列目標：

    第一、重新定位後冷戰時期俄羅斯的國家利益。普金擔任俄羅斯總統四年來，所抱持著國家利益的觀念，揭櫫了「國內目標高於外交目標」、「外交目標是為國內經濟戰略目標服務」，其認為要使俄羅斯恢復大國地位，首先就要能收國內振衰起弊之效。

第二、重建俄羅斯大國地位。冷戰結束後，蘇聯一夕之間崩解，對國際政治影響力一落千丈。普金有鑑於此，認為當前俄羅斯最緊迫的任務在於提倡愛國主義、大國意識和社會團結。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已做成決議，自二００一年六月一日起，恢復一九九七年被葉爾欽總統廢除的太空部隊
，很明顯，有意展示其有能力成為大國的雄心，即為明證。

    第三、振衰起弊俄羅斯經濟。如何振興俄羅斯經濟，是普金政府的當務之急。俄羅斯非但需要來自他國的資金和技術，同時在和歐美國家加強經貿關係之餘，也亟需和亞太國家建立緊密經貿聯繫，藉以開展更寬闊的市場。

第四、打破美國單極超強的世界格局。莫斯科自知若要恢復冷戰時期在歐洲的地位，已不復見，唯有在亞太地區，尚有空間。就俄羅斯的角度來看，與中國和印度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有利制衡現今國際單極多強的局面，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顯然地，普金政府的亞太政策相較於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時代，雖然有其一定程度的持續性，但普金總統的企圖心表現在亞太政策的外交作為，就顯得更積極而有其目標明確的步驟。 

4、 普金政府亞太政策的特點
    從普金一反過去克宮領導人的作風，勤於走訪亞太國家的作為看來，若稍加比較分析，不難窺見箇中特點。較值得關注者如：
其一、普金採實用主義，他深知俄羅斯有足夠的核武庫，具有威攝能力，安全上無後顧之憂，因此，普金力主經濟利益優先，作為外交政策走向的依據。

其二、普金亞太政策的戰略目標，清晰可辨，他最近先後走訪亞太一些重要國家，簽訂所謂「面向二十一世紀戰略伙伴關係」。其中，比較引人側目者，俄羅斯和亞太國家的所謂「戰略伙伴」，所使用字眼，顯然有別，如和中國以「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稱之，與印度和越南則稱「戰略伙伴關係」，與日本就以「創造性伙伴關係」。可見，莫斯科對亞太國家的重視程度有其優先順序。

其三、以經貿伙伴和戰略伙伴交相運用，來獲取更大的國家利益。普金上台以來，已多次公開宣示，俄羅斯不再與任何國家結盟，也不會與其他國家簽署有關可能造成傷害第三國的條約或協定。顯然地，普金言下之意，今後俄羅斯將把經貿伙伴和戰略伙伴等量齊觀，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兼顧，藉以鞏固其大國地位。

    其四、普金的亞太政策相較於葉爾欽時代，予人有深刻的印象者，即普金的策略充滿活力，並且落實全方位外交，面面俱到，予人有務實之感；葉爾欽在任內曾揚言，在公元二０００年之前，要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並未實現，看來這個任務要落在普金肩上。

5、 結論

普金政府四年多來在亞太地區耕耘的種種表現，予人有下列深刻印象：

第1、 普金的領導人特質有別於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值得深入觀察瞭解。

從某些零星的資料整理，基本上對普金的特質可獲知一、二。舉凡普金在少年時期就有志從事情報工作，對國家滿懷抱負；正因為他從事情報工作的背景，對當今國際情勢的演變，就能充分掌握。親眼目睹蘇聯的變局，深深體會唯有改革才能促進穩定，懷抱救國的使命感；曾先後受到戈巴契夫、前彼得堡市長索布恰克（Anatoli Sobtzak）和葉爾欽等三位重量級政治人物的賞識，得以步步高升並且累積豐富的行政經驗等等。
因此一般咸信，這樣不多見的領導特質對其爾後不但連任下一屆總統沒問題，而且對克宮未來八、九年的政策走向起了決定性作用，不容忽視。

第2、 積極穩健而務實，顯現活力。普金從過去四年多來的表現，只有在
核動力潛艇庫爾斯克號爆炸事件反應不理想外，其他對外政策的作為，都能把握主動而平實，看不見過去蘇聯時代意識型態強烈而咄咄逼人的外交舉措。
第3、 在新一屆國家杜瑪議席中掌握絕對多數，有利其政策推行。雖然俄羅斯總統的職權很大，但國會也足以發揮掣肘作用。今後俄羅斯團結黨（Unity）和祖國黨（Fatherland-All Russia）宣布結為聯盟，這兩個親普金的政黨隨即成為國家杜瑪最大的力量，擁有絕對多數，對普金的施政大有助益。
第4、 俄和歐洲聯盟原則上達成協議，建立共同經濟區，同時又排除障礙，彼此準備達成戰略伙伴關係。由此觀之，俄羅斯與東亞國家朝向建立共同經濟區，吸引資金來開發西伯利亞，應可預期。二００一年五月十七日歐盟和俄羅斯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會中決定成立共同經濟區，使用歐元，對俄羅斯與歐盟的聯繫又推進一大步，有益俄羅斯的經濟復興。因此，俄羅斯未來很可能再與東亞國家形成共同經濟區，應是順理成章。不過，俄歐之間文化背景相似，在冷戰時期又有長時間的接觸，已有相當不錯的互信基礎，使俄歐的互動較容易進入正軌。反觀，俄亞之間彼此的文化差異明顯，又有領土和人口流動問題，各有猜忌，互信不足。是故，俄亞的合作，進而走向經濟共同體，猶待相當時日的適應來增進互信。

第5、 以目前俄羅斯在亞太政策的走向來看，客觀判斷，有助於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發展。因為憑藉俄國的雄厚資源，以及其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新思維，敦促莫斯科積極參與亞太事務，相當具有平衡作用。
� 網路資料：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rs.html


� 自由時報，第七版，2001年5月22日。


� Der Fischer Weltalmanach 2001, op.cit (Frankfurt a.M.:FTV, 2000), pp.93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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